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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父亲　　启蒙慈母

年 月 日，颜惠庆（字骏人）出生于上海虹口的一个

教士家庭，父亲给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据说是为了

纪念他父亲颜永京在教会中的好友美国人威廉斯主教。

颜家祖籍山东，传说是颜子后裔（对此颜惠庆自己虽不敢全

信，但颇以此自豪，时常挂在嘴边，向人骄傲地提起），大约在数

百年前，颜氏的一支从山东迁居福建，在泉州厦门地区定居。清

朝道光初年，颜惠庆的祖父为了躲避福建的战乱，再从厦门举家

迁往上海，遂定居于上海王家码头（今南市区小东门），开设木棉

行，膝下二子一女。

颜 年，是家中的长惠庆的父亲颜永京，字拥经，出生于

子。他出生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清政府任命林则

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决心向烟毒开战；二是大西洋上第

一艘汽船试航，标志着人类迈入了蒸汽机时代，这无疑是两件将

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大事。对中国来说

是将被外国的“船坚炮利”轰开国门的先声，而对西方来说则预

第一章　　基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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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着将要进入的崭新的海洋时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泱泱华夏首

尝败果，列强得以“抢滩”上海，昔日的江南小镇迅速崛起为远

东的豪华都市，成为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地方。汽船的发明则使西

方殖民者的“十字军”东侵如虎添翼，但也使中国人能够跨出国

门，越过大洋，“开眼看世界”。颜永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中国

和世界都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他这个木棉行的少东家才得以

经历了与同时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始有了教会学校，颜家附近的王家码

头就有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布尼 ）开办的教会学校，

但普通中国人家多数不愿将子弟送到洋人学校接受“异端邪说”。

颜永京的父亲 这位来自厦门的福建商人，思想开通，头脑精

明，他从家门前黄浦江上进进出出的外国货轮带来的形形色色的

“洋货”中看到了新奇，也看到了商机，他已经注意到了西人进入

中国后，上海正在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变化，愿意让儿子们接受西

方教育。更何况当时入教会学校读书不仅学费全免，还能获得一

岁那年，父亲定的津贴。这样，颜永京 将他从私塾转到这所教

会学堂就读。父亲的初衷只是想让他能学到一口流利的“外国

话”，将来能够当个“康白度（”买办）；孰料教会学校的教育却使

颜永京最终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上帝的事业”。

在学校的所有同学中颜永京最矮小，却最聪明用功，深得布

年，在征得颜尼的喜爱，认为乃是可造之才。 家同意后，布

岁的颜永京带到美国接受系统的神学教尼将年仅 育。颜永京在

美国的学习生活前后长达 年，而他在美的一切费用均由纽约升

天教堂（ 主日学校负担。颜永京就读于俄亥俄

州甘尔比镇 ，他在学建阳学院（

校里不仅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活动，曾发起组织 兄弟

会，加入 文学会，非常活跃。 年，他以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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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从建阳学院毕业。后来，他的弟弟颜澍隆和长子颜锡庆都先

后毕业于该学院。 年后，鉴于颜永京在中国的传教成就，建阳

学院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后来，他还入选全美大学高材生荣誉

学会，是该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年，大学毕业的颜永京受美国教会派遣由美返沪，但当

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驻华的美国教会财源几乎断绝，而中

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因清政府“借师助剿”已经烧到了上

海附近，传教活动无以维系。回国后为了养家糊口，颜永京只能

先委身商界，凭着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英语，他先后受雇于英国

驻上海领事馆、同文书局等，后又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秘书。可

是从小接受教会教育 年严格，又 而正规神学训练在美国经历了

的颜永京，对于“上帝的事业”无比忠诚，工作之余时常义务参

加上海的“主日学堂”和虹口救主堂的工作。等到美国在华教会

经费充裕、运转正常后，他便不顾家人激烈反对，立即放弃工部

局收入丰厚的职位，义无反顾地将终生奉献给教会事业。 年，

颜永京在武昌正式接受“圣职”，担任牧师。当时的中国“教案”

大兴，牧师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传教士又

处处受到外国教士的怠慢与排挤，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颜永京

对于上帝的虔诚信仰。他在湖北兴学传教达 年之久，这期间，

他先后主持建立了文华书院、文华大学（该校最初的英文名称为

，就是为纪念颜永京的恩师布尼，后来更名为华中

大学），在他的苦心营造下，该校逐渐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知名学

府。

①颜澍隆从建阳学院毕业回国后，担任了 年牧师，后不幸病故，其子颜福庆

由颜永京扶养成人，曾先后担任协和医学院和上海中山医院的院长，是近代
著名的医学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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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颜永京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

学的前身）的筹建工作，次年出 虽然颜任书院院长兼神学教授。

永京热爱神学教育，但他总是感到书院仿佛“象牙塔”，隔断了他

与普通中国民众的接触，令他难以将“上帝的福音”传达到社会

年，他辞去圣约翰书院的职位，专任的底层。 上海虹口圣公

会主堂教区牧师。这期间他曾主持“祈祷圣书委员会”的工作，编

译出版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中文版宗教书籍。

颜永京在教会中资深望重，也因他在中国青年中推行新式教

育而在华人教友中深孚众望，同时他还致力于将西学介绍到中国

的翻译工作，先后将斯宾塞尔的《教育论》、《心理学大纲》、《科

学导源》等书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的先驱。他

在自然科学方面亦颇有造诣，上海同仁医院曾聘他担任生理学教

授，他将赫胥黎的《生理学》一书的中文译本选定为学生的课本，

但并不是简单地将原译者的观点照搬给学生，而是对照原版，不

断校订原译本中存在的臆测、误译部分，他笃信上帝，但从不排

斥科学。因其博学多识和认真负责，深受学生与校方欢迎。据颜

氏后人回忆，清政府曾经有意请颜永京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但为他所婉拒，他对家人说：“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

我如何能做得到呢？”

颜惠庆的母亲姓戚，上海浦东人氏，曾在美国教会于上海开

办的女塾中接受教育，和颜永京定亲后，颜家将她送到香港补习

英文一年，也称得上是一位新式妇女。颜永京夫妇共育有五子一

女，颜惠庆行四（其中季子少年早殁）。颜惠庆出生后不久，父亲

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在上海将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改名“圣

约翰书 年改为大学，在美国注册立案。院”。

②颜惠庆著 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姚松龄译：《颜惠庆自传》，第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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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武昌返回上海出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经过父亲多年的奋斗，

颜家当时在上海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颜永京在中外人士中也具

有了相当的威望。颜惠庆记得童年时全家住在一幢两层的石库门

房子里，父亲常年忙于教务，乐此不疲；母亲相夫教子，能干贤

淑，是他们兄妹的中英文启蒙教师。不过，父亲对于颜惠庆潜移

默化的影响更为深刻：从对基督教的笃信、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到

为人的正直、处事的公正。颜惠庆小的时候，父亲很注重让他们

兄弟接受各种新发明、新事物，带他们去参观美国的军舰、美国

友人在上海开设的最早的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但凡有马戏团、话

剧团等到上海巡回演出，父亲也总是带着他们前往观看；颜惠庆

无论是西洋话剧、歌剧，还是中国戏剧一生钟以后对看戏 情，

与父亲从小的培养不无关系。

作为教士，颜永京对于禁烟和天足两项运动相当热心。提倡

天足，颜永京身先士卒，禁止他唯一的爱女颜庆莲缠足。在 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大家闺秀保持天足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与决心的，从此可见颜家的开通与民主。父亲对于禁烟的热衷，对

年，颜永京受中国禁烟总会颜惠庆的影响最为深刻。 的派遣

前往英国宣传鸦片贸易对中国流毒之深，呼吁英国各界本着“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基督爱人如己的教义，支持中国的

禁烟运动。颜惠庆跻身政界后也竭力倡导禁烟，曾数度作为中方

代表出席国际禁烟大会。他常回忆起童年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到

厦门老家旅游，沿途看到不少的中国同胞因吸食鸦片而疲顿猥琐、

龌龊不堪；父亲对此痛心疾首，殷殷告诫颜惠庆日后定要为中国

的禁烟事业努力。这件事情给颜惠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每

每激励他执著地为中国的禁烟运动而努力。

颜永京晚年辞去教职游历英美两国年余，向西方的民众介绍

中国维新变革的情况。不料由于过于辛苦，回国后血压上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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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染上肾炎，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硬撑着前往湖北繁昌讲道。

湖北是颜永京传教事业的肇兴之地，他对之有着深厚的感情，曾

将此次繁昌之行的见闻详加记述，这些文字收在《教会在中国》

月 日，）一书卷四第 号 年中。 颜

永京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当时颜惠庆和弟弟颜德庆正在美国求学，

未及奔丧，第二年颜夫人戚氏亦随夫仙游。

快乐童年　　英文小教席

颜永京在华、洋两界社会声望日高，颜家亦成为上海滩的名

门，但颜永京对六个子女在生活上的要求却相当严格。他曾经拿

出自己的积蓄拓展教会，救济教友，却不允许孩子们在生活上有

任何的奢侈浪费。他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对子女们说：

“将来我不会有任何财富留给你们，但必尽力使你们受最好的教

育。”颜家的孩子们文化生活是丰实的，物质生活却相当俭朴。颜

惠庆回忆说，父母对他们的衣着，无论是在颜色、质地还是剪裁

上都有严格要 岁以前他们被禁止穿着皮袍或皮坎肩，日常求，

穿着都是棉织品，颜色也都是比较耐脏的藏青等深色。因为不断

地长个子，孩子们的长衫总是在新做成时就在腰中打一个横摺，以

备日后可以放长继续穿用。但是放长的那一部分总是和其他部分

色差很大，影响美观；已经有了爱美之心的孩子们，常常感到难

以忍受。但正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才得以使颜惠庆和他的兄弟们得

以免除“奢侈、邪辟、柔懦，种种不良习惯”。

颜永京从美国回来后一直保持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家中的用

品、家具都是西式的，饮食起居也是中西参半。圣约翰书院中聘

① 页。《颜惠庆自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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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外籍教员和由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在颜惠庆的视野内，不

是受过西式教育的“新派人物”，就是来华传教的“上帝使者”，他

和同龄的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在他三四岁

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位美国姑娘，一边作保姆带他，一边教他英

语口语，刚咿呀学语之时他已能开口说不少英语了。他有许多金

发碧眼和中西混血的玩伴，所受的启蒙教育完全是美国化的，母

亲教他弹钢琴，欣赏西方音乐，父亲不仅带他参观上海的新鲜事

物，还带着他到全国各地游历。

尽管如此，到了入学年龄时，颜永京还是决定将颜惠庆和他

的弟弟颜德庆先送入私塾学习，希望他们在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

之前，多少有些国学底子。在虹口的颜家附近有一个宁波富商的

女婿是个秀才，设帐招徒，颜惠庆兄弟俩就入馆跟这位秀才学习。

在这个私塾里，他们和普通的中国小孩一样，背《三字经》、《百

家姓》，学《千字文》、《孝经》，打下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

颜永京担任圣约翰书院院长后，颜家搬迁至梵王渡（今万航渡

路）圣约翰书院所建的西式洋房中，条件比从前住的石库门房子

改善很多。颜惠庆、颜德庆兄弟俩才告别了秀才老师和传统的中

式教育，进入英国教会开办的英华学塾学习。

幼年的颜惠庆在圣约翰书院颇受大家欢迎，有一位美国女教

师特别喜欢他，在她所编写的初级英文课本中还特地加进了有关

颜惠庆的内容： （惠庆有一只可爱的母

鸡），想来颜惠庆小时候一定养过小鸡。除了小鸡之外，颜家还养

了不少小宠物，像鸽子、金丝鸟、小白鼠和一只名叫“雪球”的

卷毛小狗，还有甲虫、蟋蟀；这些宠物陪伴着颜家的孩子们度过

了幸福而又快乐的童年。儿时的颜惠庆天资聪颖，顽皮但不失忠

厚，是个处处受人欢迎的好孩子。

颜惠庆的大哥颜锡庆很小时就被送到父亲的母校 建阳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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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留学。而未来的大嫂却住在颜家 因为两家是世交。弟弟、妹

妹们与未来大嫂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嫂是名门闺秀，似乎有着一

肚子的故事。颜惠庆经常听大嫂给他们讲“罗通扫北”、“薛仁贵

征东”等从受西式教育的父亲那里听不到的中国传统故事，使他

接受了另一种方式的中国文化教育。

年末，大哥颜锡庆从建阳学院毕业回到上海，成为圣约

翰书院中轰动一时的大事。书院的学生们争先恐后欲睹留学生的

风采。大哥从美国带回来的一辆自行车深深地吸引了颜惠庆，这

可是在当时国内轻易见不到的新鲜货呀。大哥是建阳学院的歌星，

会弹吉他，受了西方教育的大哥常常在月下的花园中为未婚妻边

弹边唱动人的情歌，两人还手拉手在院子里散步，这在当时的上

海简直有点惊世骇俗，但在颜家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那个潇洒浪

漫的大哥形象一下子刻入了颜惠庆的心中，从那时起，他就时时

盼望着自己也能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

颜惠庆和颜德庆在英华学塾学习世界通史、英文和数学，由

于他们受教育早，比同班的同学程度要高出许多，接受能力也要

强得多，老师在教了一年之后，表示无法再教他们了，因为不能

单独为他们两人授课，而再让他们跟班上课又几乎是浪费时间。颜

永京只得将两个儿子转入上海同文书院，学习原版的赫胥黎的

《生理学》和格林的《英国简史》，以及数学、翻译和写作等课程。

同班的同学都比他们年长，但是不久之后，同文书院的老师也觉

得没有再多的教材可以让兄弟俩学习了，两人只好又退学，改为

在家自修。这时，颜永京已经决定送颜惠庆赴美留学，他亲自为

儿子补习代数和拉丁文，后来又延聘了一位从建阳学院毕业的理

学士专门为兄弟俩补习数学，为不久之后的留学打好基础。

颜永京慧眼独具，他感到儿子们就要出国求学，今后接受国

学教育的机会肯定少之又少，他专门聘请了一名老秀才，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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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补习中国经学。颜惠庆与颜德庆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天学

习中国古籍，用文言文写作，练习书法。颜惠庆进步很快，秀才

老师非常赏识他，一再劝他不要出国留学了，应该直接去参加科

举考试，还教他写八股文。颜永京知道后，坚决反对儿子学写这

种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不稀罕什么“功名”，他希望儿子能够到美

国去学医，以实现他真正济世救民的理想，只是可惜他五儿一女

中无人学医。所幸他故世之后，颜惠庆为妹妹庆莲“招”了一名

学医的女婿，而颜庆莲的儿子也是学医的，这才多少了了颜永京

的遗愿。

在颜惠庆少年的回忆中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担任英文教师。一

位与颜家熟识的女士和英国人结婚后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有一

次这位女士要到日本去度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代课教师，她突

然想到颜家的孩子都是英文好手，就要求颜惠庆为她代课一个月。

要知道这可是一 余人的成人英语学习班，而颜惠庆还是个有着

个小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他接手，怕班上的大人们会让他下不

了台。但颜惠庆却“肚里有货心不慌”，欣然应允，他对自己的英

语水平相当自信。第一天去上课，学生们看到这么一位小老师，很

是不屑，打算故意为难他一下，有个学生拿了“

这个自认为是生（勿忘我 僻的单词来考他，颜惠庆马上回答：

“怪事，这样平常的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一种花的名字呀。”学

生们被镇住了，其实比起颜惠庆来，这些成年学生的英文水平相

当有限，而他娴熟镇定、自信从容的态度也使“大”学生们不得

不心服口服，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敢小瞧这位“小”老师了。颜惠

庆小小少年教成人班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就在颜惠庆代课的这个月，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买办来到这所

英文学校，打算请校方推荐一位私人的英文教师。在学校碰到颜

惠庆时，这位买办还以为他是个小学生，就要他带去见校长，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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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庆据实相告。买办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决定就请他做自己

的私人英文教师，年少志高的颜惠庆一口应承。以后他每天到买

办家中为他补习英文。一个月后，这个买办的英文水平提高了，也

更加喜欢、信任颜惠庆，决定介绍他兼任李鸿章之孙的外语教师。

中堂大人家的私人教师可不好当，但颜惠庆一点也不胆怯，李氏

父子对颜惠庆这个小教席也相当满意，李家小公子和颜惠庆年纪

相仿，也很玩得来，这种寓教于玩的教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

样一直教到颜惠庆离沪赴美才由他的大哥颜锡庆接替。颜惠庆对

这段与李氏家族的交往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关系，往往发

生在一些偶然的机遇里”，“这便是我与煊赫一时的李氏家庭，发

生关系之始”。

值得一提的是，和颜惠庆同一时代的不少知名外交官都与他

有着类似的童年生活经历：他们大都生活在东南沿海，不是出生

富商殷实之家，就是传教士的后代。如江苏嘉定的顾维钧、吴江

的施肇基都出生于富商之家，而浙江奉化的王正廷、广东东莞的

王宠惠和颜惠庆一样是牧师的儿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们在

少年时代就能得风气之先，在青年时代又能出国留学而获得学位，

他们比普通的中国人有机会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

世界。相似的家庭背景、教育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得以成长为中华

民国外交界独特而杰出的职业外交官群体，这恐怕并非巧合。

留美五载　　文学学士

颜惠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就被送到美国读书，

大哥颜锡庆在建阳学院继承父亲的衣钵，二哥颜志庆则在哥伦比

①《颜惠庆 页。自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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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学攻读法学。对颜家的孩子来说，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仿佛天

经地义，是人生必经的道路 月，。 年 岁的颜惠庆也踏

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与父亲的教友结伴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邮船

转道英国，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大哥留学归来时深受众人瞩目与

敬重的情景深深铭刻在颜惠庆脑海中，年少的惠庆迫切地盼望着

出洋留学的这一天。却不知母亲戚氏正在为又一个儿子即将远行

而暗自垂泪，对颜惠庆来说，这次与父母双亲的生离不意竟成了

死别。

颜惠庆一行先经香港、新加坡，到英国伦敦，再横渡大西洋

到纽约。一路上风浪险恶，吃尽了苦头。但颜惠庆一路上兴高采

烈，处处意犹未尽，这是他首次出国旅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

世纪末的上海虽已开埠经年，但较欧洲的大都市仍显闭塞落

后，伦敦让颜惠庆感到耳目一新，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更是充满

了美好的向往。

经过两个半月的旅程，颜惠庆一行终于抵达纽约，从小就耳

熟能详的美国却在他初抵之时就给了他一个并不友好的见面礼。

当时正值美国排华风潮方兴未艾，颜惠庆的留学护照是由上海道

台签署的中文公函，虽有美国驻沪领事的签字证明，但还是被当

做非法华工移民被拒于美国海关门外。前来接他的美国朋友

圣约翰书院院长卜济舫的父亲，一家印刷厂的老板据理力争，擅

长英文的颜惠庆也奋力为自己辩护，在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被

获准入境，但在他少年的心中无疑已留下了第一次“对外交涉”的

创伤。

抵美后，颜惠庆取道华盛顿前往父亲早就为他联系好的亚历

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学习。那所教会中学孤零零地建在亚历山大市

郊区“一座萧瑟迎风的山丘上”，离市中心尚有 公里之遥，交通

非常不便。学校是寄宿制的，管理相当严格，物质条件也相对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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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与普通中学相比，它对学生的要求甚至可以称得上严酷而苛

刻。颜永京选择此校可谓用心良苦，他不希望儿子到美国以后在

西方相对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面前心醉神迷，不思进取，而是

想让他们在这样一所条件艰苦、管理严格的学校中接受身心的锻

炼和正规的宗教训练。当然也因为在教会学校中，他这个牧师的

儿子可以减免一半的学费。

颜惠庆凭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从小养成的西式生活习惯，抵

美之后迅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西方学校的教育方式，很快就

和美国同学融为一体。在圣公会中学的一年半中，虽然物质条件

艰苦，学习生活却相当愉快、丰富。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入校后

不久，颜惠庆就被选入学校的黑津文学会，时常参加该会的演说、

辩论，十分活跃，第二年还被选为该会的书记。颜惠庆虽是学校

里极罕见的外国留学生 独一无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但他开

朗的个性、出众的组织活动能力和优秀的学习成绩很快赢得了美

国同学的喜爱与尊重，猖獗一时的排华风潮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圣

公会中学的学业。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班长（该校规定由成绩优

秀，能力出众的高年级学生出任低年级的班长），并担任校刊的编

辑。在激情奔放的美国人中间，颜惠庆是一名“动口不动手”的

中国君子，他成绩优良，擅长写作演说，但对各项体育运动却始

终不得要领。在他看来踢足球不符合中国人的谦谦君子之礼，而

他的体力、体能也无法与强壮的美国同学相对抗；冬天的滑雪也

总是以屡滑屡摔而草草收场；唯有在上海时已有所接触的网球运

动，技术大有增进，成为日后他唯一擅长和爱好的体育项目。

圣公会中学仅有颜惠庆一名中国留学生，亚历山大市也几乎

看不到华侨，所幸亚历山大市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颜惠庆可以

经常到中国驻美公使馆拜访朋友，才不致过于寂寞孤单，最幸福

的是，在使馆里还可以饱食一餐中国菜。那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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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伍廷芳，在伍公使的随员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颜惠庆的老友

知交，如胡惟德、周自齐、钟文耀及施肇曾和施肇基兄弟等。这

时的颜惠庆虽还只是一名中学生，但已经在外交事业方面表现出

天赋与才能。

清朝的外交官很多不谙驻在国语言，使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多

有不便，没有懂英语的同胞陪同，往往不敢上街。每次颜惠庆一

到公使馆，就成为抢手的义务译员。这对颜惠庆来说，有时也不

免带来一些麻烦。他自己来美之前已经剃去长辫，改着西服，但

中国公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是清政府的官员，仍然全套华服。与身

着华丽绸缎衣服、拖着长辫的同胞们出行，常常引起美国人的围

（公主），弄得颜惠庆十分尴尬。最糟观，大声叫他们“

糕的一次，是颜惠庆陪一位不懂英文的领事随员游览纽约，由于

随员没钱雇马车只能步行去博物馆，结果被一群顽皮的美国小孩

围攻，甚至出手戏弄他的长辫，颜惠庆只得带着他突出重围，落

荒而逃。

年，李鸿章出访美国，到达纽约。当时施肇基正担任中

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遂邀请颜惠庆前往纽约拜见中堂大人。颜惠

庆在上海时虽曾担任李鸿章之孙的英文教师，但与这位朝中重臣

却是素昧平生，对此次拜见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立即从亚历山大

市赶往纽约，参加华侨们在特尔曼大酒店举行的欢迎宴会，欲一

瞻中堂大人风采。然而就在大家辛苦等待之时，却有人来通报说，

李中堂在出发时不慎被马车的车门挤破了手掌，无法赴宴，只能

由其 年，李鸿章为子代替，这令颜惠庆甚感遗憾。以后直到

处理八国联军事宜，经过上海，颜惠庆才得以首次晤见李鸿章。

与此番见李鸿章不遇的遗憾相比，颜惠庆却另有一次与孙中

山先生的不期而遇。有一次他坐火车出门旅行，在车厢中遇到一

位身穿西服、绅士模样的华人长者，这位先生用流利的英文与颜



第 14 页

惠庆交谈，询问他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颜惠庆一一相告，两

人相谈甚洽。后来经人指点，颜惠庆才知道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

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美国读书期间，父亲颜永京从不间断地定时给儿子写信，谆

谆教导。母亲戚氏则经常不远万里给他寄来包裹，里面尽是他喜

欢的荔枝干、糖果等食品，使颜惠庆虽然只身在美，仍然沐浴在

亲情的温暖之中。不幸的是，双亲大人在颜惠庆读大学一、二年

级时相继弃养，远隔重洋，纵然放下学业赶回上海，也早已事过

境迁，只得秉承双亲之命在美用功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报答双亲

的养育之恩。

在圣公会中学就读一年半后，颜惠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

获得了英文作文、辩论的金质奖章和全能优异的奖状。 年

月，他升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一年以后，他的弟弟颜德庆也

升入了该大学工科部。弗吉尼亚大学采用的是欧洲式的教学方式，

课程设置弹性较大，并没有硬性的系科分配，仅粗略地 系分为

古代语文、现代语文、历史、经济学、自然科学、数学（其

中包括天文学）、文学和哲学等，每个系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课程要

求，只要学生在 年内，至少于每个系选修一门课程，合计修满

门课程，就可获得学士学位。对颜惠庆而言，大学的学习比中学

学习要轻松很多，他选修了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全球

通史、美国史、哲学和心理学 门课程，仍学有余力，另外又加

修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尤其是后一门课程对他日后从政助

益最大。

除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常规学习外，颜惠庆和他的父亲一样也

热衷于教会工作，他加入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但作

为本地教会在大学中的分会，该青年会对宗教活动并不非常热心，

活动开展也不经常，松散的组织与零星的活动令颜惠庆感到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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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遂由他发起在学校附近组织了一所乡村儿童主日学校，每

到星期天，他就约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前往主日学

校担任义务教师，给学校附近乡村的儿童讲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最初附近的居民对他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福音传授者”有些冷

眼相待，但时间一长，他那纯熟动听的英文，对于教义的稔熟，对

教会活动的热衷与投入，终于打动了当地的居民，这所主日学校

反而因为有这位“外籍”教师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谨遵父

亲的教诲，颜惠庆还四处打听，申请加入美国的共济会。后来经

镇上书店一位已是共济会会员的店员介绍，通过三级考试，他终

于成为共济会蓝青支部（ 的正式会员。

颜惠庆初到弗吉尼亚大学时寄宿在学校宿舍中，不久弟弟颜

德庆也升入该大学，兄弟俩为节省开支和相互照应，决定住到一

起。他们借住在学校附近一家热情的美国人家中，房东的房子在

乡间，环境幽雅，出门见绿，一派田园风情。房东一家对这两名

来自东方的小伙子关照有加，不仅房租优惠，还时常免费为深夜

学习的他们提供夜宵点心，使他们多少能感到一些家庭的温暖。

每到假期，兄弟俩就结伴到附近游玩，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

但俩人总能自寻其乐，兄弟间手足情深，倒也其乐融融。由于年

龄相差不多，所以不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俩人都是最好的玩

伴，颜家几兄弟中，就数颜德庆与颜惠庆的关系最为亲密。可惜

相聚总是短暂，一年后，主修工程的颜德庆离开了弗吉尼亚大学，

，转入里海大学（ 颜惠庆又恢复了独居生活。他

寄寓在当地一家由三姐妹开办的大学生宿舍中，对这位唯一的东

方留学生，三位房东也相当关照，夜里会不时地给他送上一盘水

果或三明治，不收分文。他和房东之间相处融洽，如同家人一般。

青年时代的颜惠庆个性开朗、待人热情，处处受人欢迎。

到大学的最后一年，颜惠庆已经在弗吉尼亚州居住了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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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大的教务长很客气地将他所缴的学费退还，并告诉他：“你在本

州居住很久，我 按照规定本州公们认你如同本州居民一样”

民是可以免缴学费的。 从中可见，颜惠庆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的

生活，也被美国人所认同。

年 年，他月，颜惠庆到美国读书已满 修满了所有的

学位课程，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上第一

位中国留学生，也是该大学历史上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位外国留

学生。各科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典礼上备受瞩目。虽然没能遵

从父亲要他学医的意愿，但终于获得了学士学位，这是对双亲在

天之灵的最大安慰。颜惠庆决定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一展身手，另

外也可以分担一些弟、妹求学的费用。

颜惠庆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 年前来美国时截然不同的航

旅游线，利用回国之机好好地游历一番 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爱

好。当时越洋旅行并不需要签证，只要由中国驻美公使馆秘书出

具一份公函，证明乃是中国公使馆的名誉随员，便可周游世界，获

得中国驻各地领事馆的关照。颜惠庆先横穿美国，抵达加拿大，沿

途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温哥华等处，然后从温哥华

搭乘“印度皇后”号返国。 岁的颜惠庆怀揣着一腔报国的凌云

壮志，梦想着能够回到祖国大显身手。

① 页。《颜惠庆自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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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　　　　执教圣约翰

月年 日，颜惠庆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这一

天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日子。

出国 年，故乡日新月异，处处显得陌生；上海话久未操练，

也变得生疏，难以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明明心里清楚要

表达的意思，却无法找到合适的中文辞令来表述，似乎仍停留在

英文的思维方式中。 年前，赴美留学没有经历什么不适，如今回

到故乡反而有了更多的不适应，可见美国式的教育对于一位中国

少年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虽然中文的表达可以逐渐熟练，但是

美国化的教育却要影响他一生，不仅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而且对他今后从政的政策取向、是非判断都将留下深刻的

烙印。

回国后，不仅需要逐渐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更要尽快找到

合适的工作，实现自食其力。大哥介绍颜惠庆到圣约翰大学任教，

圣约翰的校长卜济舫从小看着颜惠庆长大，对他从小就为成人教

授英文的传说早有耳闻，相信他有真才实学，立即聘他担任教授，

第二章　　教授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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